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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急诊室有一个重伤员

又有一个险象环生的工地伤残事故考验
着东华医院医术是否精湛。那是在滨海大道，
几幢高层建筑正在紧张地施工，起重机在不
停地起吊建材，货运大卡车在不断地出入工
地，场面十分繁忙。这时候，一个民工在三米
的高处违章操作，突然，他不慎从高处摔下，
地上一根很粗的钢筋插入他体内，顿
时，鲜血如注。

项目经理立即拨打 !"# 求救。
十分钟左右，!"# 救护车就赶到事
故现场，可救护人员赶到他面前顿
时就傻了眼，因为一根长达五十多厘
米的钢筋插入民工体内居然有三十
来厘米长，即使是轻轻一拔，如果导
致腹腔大出血，那结果不堪设想，于
是，不得不小心谨慎把伤员连同插
在体内的钢筋一起扶上担架，抬上
救护车。在阵阵警笛声，救护车疾驶
东华医院。

这时，张院长正在主持院务会
议，医务处项主任疾步来到他身旁，
在他耳边轻轻地汇报工地突发事故：一个
重伤员马上要进手术室抢救。张院长紧锁
眉头，向大家宣布：“现在急诊室有一个重
伤员，需要组织各科全力配合，今天的会议
就暂时停止。”他又对顾全主任说：“顾主任，
你现在就跟我一起去手术室参加抢救。”
“好。”与此同时，手术室忙碌开了，李晓强一
边准备麻醉机，一边吩咐陈亦琳：“你快准备
好一套麻醉诱导药，再准备好气管导管。”一
会儿，伤员被送进了手术室，随后，张院长、顾
全主任也相继跟了进来。
李晓强问伤员：“你今天早饭吃了吗？”伤

员艰难地点了点头，陈亦琳追问：“大概什么
时候吃的？”伤员睁开眼睛，低声回答：“七点
半左右。”陈亦琳听罢抬头望着李晓强，等待
他的方案，他不假思索地说：“给他清醒插
管。”于是，在支气管镜的引导下，一根 $号的
气管导管向伤员的气管插入，这时候，伤员难
受无比，不时地挣扎。陈亦琳安慰：“再坚持一
下，马上就好。”伤员依然汗流如注，神色紧
张，此刻，只听见李晓强吩咐陈亦琳：“好，对
准气管了，把气管导管插入。”陈亦琳动作娴
熟地把气管插入。李晓强立刻对她说：“把气
囊充气，快速推诱导药。”病人很快就进入了

全身麻醉状态。
顾全主任立即给伤员消毒、铺巾，张院长

小心分离伤者肌肉，三十分钟，那根五十厘米
长的钢筋从伤员体内慢慢拔出，经过伤口冲
洗、缝合，病人转危为安。在手术室门外，那位
项目经理汗流浃背地跑了过来，当他看见张
院长捧着钢筋正好走出手术室找伤员工友谈

话，激动的泪水淌了下来：“啊！我们
的医疗费还没凑齐，你们就把伤员
救了过来，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深夜，韵霞刚做完一台剖腹探
查手术，悄悄来到李晓强身边，问：
“累吗？”饥寒交迫的李晓强点了点
头。韵霞笑了笑，说：“我这里有点
心，待会送上来。”

二十分钟后，韵霞带着点心又
一次回到手术室，却被时尚李告知：
“那个姓李的，送好病人刚回手术室
就被急诊室呼叫去了，说是有一个
醉酒中毒的病人需要抢救，可能要
插管。”韵霞很愕然，应了一声，放下
点心掉头朝急诊室快步走去。

在急诊室，李晓强正和内科值班医生商
量如何救治那个酒精中毒的病人，内科值班
医生说：“我们已经给他输液了，他依然神
志不清，你们有没有什么解药？”李晓强说：
“要么试试纳洛酮。”“这是不是解救吗啡类
药物中毒的特效药？”“嗯。”李晓强解释，
“但据我同行介绍，对于酒精中毒的患者，
试用纳洛酮，有时候效果不错。”“那好，试
试看，可我们急诊药房不备这药。”内科值
班医生为难地说。李晓强说：“这样吧，我去
手术室拿。”

当李晓强正要离开抢救室时，发现韵霞
早已悄悄站在他身后聆听他的抢救方案，便
对她说：“你和我一起去手术室取药吧。”韵霞
一口答应。于是，两人肩并肩朝病房大楼走
去，这时候，前面一阵埋怨声响彻急诊室大
厅：“我今天真倒霉，陪他喝喝酒，现在倒好，
一陪还要陪他到急诊室，要知道这样，我也像
他其他朋友一样早早溜之大吉，让这醉汉躺
在饭店，醉死在那里，反正他不是我挚友。”旁
边的人嘲笑他：“我叫你不要劝酒，你明知道
人家酒量比你差，你还是坚持灌人家，你看
看，人家现在酒精中毒，如果中毒致死，人家
老婆一定会带上一家子找你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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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顺妈"

黄爱莲

! ! ! ! ! ! ! !"#正式录音的红灯就亮了起来

只三个月的准备和组织安排，从瑞士到
北京传真来传真去，电话来电话去，信件往返
不断，最后终于一切就绪。

%月 !日，我起程再次飞往北京，直接进
录音棚，开始与两个乐队合作的录音计划。我
得到了 &&级老班中央乐团低音大提琴手邵
世歧老邵的全力协助。他帮助我做了在北京
录音的全部组织工作。
我把自己多年来的积蓄算了又算，这次

录音是我一辈子的愿望。还是在少年时代我
就酷爱交响乐，在天津少年班时，当时的苏联
国家交响乐团和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国立交
响乐团等来华演出，我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听
排练的机会，我崇拜那些权威的指挥，爱慕每
一位乐队演奏员，请他们在自己的小日记本
上签名留念。!'&(年北京成立了中央乐团，
我的大部分老师和优秀的同学都陆续进入了
这个乐团。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学管弦乐能参
加管弦乐团的同学，我有一个深深埋在心底
的愿望，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和中央乐团
一起演奏协奏曲！等了几十年，现在机会终于
来了，我又有点胆怯起来。
“我能行吗？我的这些乐团的老师和同学

们会瞧得起我吗？”“现在中国的录音技术质
量能和世界水平相比吗？录制出的唱片能在
国际上发行吗？”
老邵极力鼓励我和中央乐团合作，因为

这次录音是我私人的制作计划，他又帮助我
在预算上精打细算，真难得有这样既信得过
又有经验的老同学做我这次录音的“顶梁
柱”！指挥胡柄旭也是比我高三级的老同学，
所有我的这些老同学听说我要回来录《黄
河》，都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和热情，使老邵能
顺利完成组织工作。
进录音棚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大早

我梳洗得干干净净，此时正值北京炎热的夏
天，我穿着白 )恤衫和短裙，一双小巧的拖鞋
便于赤脚踩踏板时不发出噪声，头发干净利
索地盘在脑后，一副准备上战场的架势。当出

租车停在车道沟录音棚前，
我大吃一惊！这么巧，录音
棚正设在三十年前我和前
夫恋爱相识的军乐团，不过
是新改建的，我可真有一种
打回老家的感觉！

九时整，中央乐团的大轿车到了，我正在
大厅正中的斯坦威三角琴上试琴，录音室门
一下子大开，一张又一张与十五年前或二十
年前相像的熟悉面孔朝我涌了过来。像是电
影里化了妆似的，有我的高班、同班和低班的
同学，他们有的变胖了，有的变瘦了，但都不
老，仍亲切健康。几十个声音参差不齐地同时
向我问好。
“啊！十几年没见了，你好不好？没想到一

下子在这儿见上了！”“听说你在国外也很不
容易，还挺有干劲的！”就像我看他们，他们看
我一定也是大有变化！

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拍在我的右肩上，
“爱莲！不怕！今天有大哥给你在这儿撑着
呢！”我回头一看，是当年大我两级的小提琴
手王黔，起码有二十年没见了，感觉就像一家
子似的。他这句短短的如同一个大哥哥的话，
直渗入我的心底。我顿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背也挺了起来，手指也长了劲儿。我高兴地向
大家笑着，苦于没有太多时间交谈，必须马上
投入工作，和这么多老师、老同学一起合作，
我的心里充满着喜悦和必胜的信心。
一声洪亮雄伟、高亢有力的乐声劈开了

安静的寰宇，《黄河》的第一乐章是《黄河船夫
曲》，乐队的引奏就像奔腾汹涌的黄河之水滚
滚倾泻。我顿时只觉无限感慨，千言万语涌上
心坎，眼泪湿润了视线，浑身的热血沸腾起
来，好似一匹整装待发的骏马四蹄高抬。只等
指挥一个手势，我就带着那憋了几十年的精
力一下子冲出去，融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
滚滚激流中，我的老师们、同学们一起把紧了
船桨，划啊！划啊！冲上去*

只排练一遍，正式录音的红灯就亮了起
来！指挥胡柄旭谨慎小心地跟随着我的独奏，
又熟练果断地沟通着交响乐队的齐鸣。万事
开头难，经过了重要的第一遍，我心中有数
了！正值 %月初的大暑天，录制时又不能开空
调，所以是十分辛苦的，在两遍的间隙，我赶
紧拿起大折扇拼命地扇几下，但录音的气氛
仍轻松诙谐，大家有机会就找个乐子。


